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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今
年
是
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
，
梁
啟
超
早
在
開
筆

於
一
九
○
二
年
的
︽
飲
冰
室
詩
話
︾
有
此
說
法
：

﹁
過
渡
時
代
，
必
有
革
命
。
然
革
命
者
，
當
革
其

精
神
，
非
革
其
形
式
。
吾
黨
近
好
言
詩
界
革
命
，

雖
然
，
若
以
堆
積
滿
紙
新
名
詞
為
革
命
，
是
又
滿
洲
政

府
變
法
維
新
之
類
也
。
能
以
舊
風
格
含
新
意
境
，
斯
可

以
舉
革
命
之
實
矣
。
﹂
近
日
香
港
有
人
成
立
了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基
金
，
舉
辦
﹁
李
聖
華
現
代
詩
青
年
獎
﹂，
分

為
公
開
組
︵
三
十
五
歲
以
下
，
冠
軍
獎
金
五
萬
元
︶、

中
學
組
︵
冠
軍
獎
金
一
萬
元
︶、
小
學
組
︵
冠
軍
獎
金

二
千
元
︶，
重
賞
以
鼓
勵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青
少
年
參
與

詩
歌
創
作
，
大
約
也
可
理
解
為
﹁
詩
界
革
命
﹂
未
竟
大

業
的
延
續
。

詩
並
不
是
現
實
世
界
的
必
需
之
物
，
倒
是
﹁
可
以

興
，
可
以
觀
，
可
以
群
，
可
以
怨
﹂
的
﹁
非
在
﹂

︵now
here

︶。
卡
西
爾
︵E

rnst
C
assirer

︶
的
︽
人
論
︾

︵A
n
E
ssay

on
M
an

︶
告
訴
我
們
，
人
類
知
識
只
局
限

於
事
實
，
而
理
論
若
非
以
事
實
為
基
礎
就
只
是
空
中
樓

閣
，
那
是
從
人
類
文
化
發
展
史
的
角
度
，
結
合
數
學
、

哲
學
的
思
想
領
域
去
考
量
的
，
科
學
的
事
實
總
是
含
有

理
論
的
成
分
，
亦
即
符
號
的
成
分
：
﹁
那
些
曾
經
改
變

了
科
學
史
整
個
進
程
的
科
學
事
實
，
如
果
不
是
絕
大
多

數
，
至
少
也
是
很
大
數
量
，
都
是
在
它
們
成
為
可
觀
察

的
事
物
以
前
就
已
經
是
﹃
假
設
的
事
實
﹄
了
。
﹂

他
以
伽
利
略
︵G

alilei
G
alileo

︶
為
例
，
指
出
伽
利

略
在
創
建
他
的
動
力
學
時
，
不
得
不
從
一
個
完
全
孤
立

的
物
體
，
一
個
不
受
任
何
外
部
力
量
影
響
而
運
動
的
物

體
的
概
念
開
始
。
詩
的
創
造
精
神
其
實
也
是
這
樣
的
一

種
概
念
，
在
實
踐
之
前
，
從
來
都
是
不
可
能
被
觀
察
到

的
。詩

的
﹁
非
在
﹂
世
界
一
如
莫
爾
︵T

hom
as
M
ore

︶

的
﹁
烏
托
邦
﹂、
陶
潛
的
﹁
桃
花
源
﹂，
也
不
是
完
全
不

真
實
的
世
界
，
正
如
歌
德
︵G

oethe

︶
所
言
：
﹁
生
活

在
理
想
世
界
，
也
就
把
不
可
能
的
東
西
當
作
彷
彿
可
能

的
東
西
來
對
待
。
﹂
那
是
說
，
理
想
必
先
於
事
實
。
加

西
亞
．
馬
爾
克
斯
︵G

abriel
G
arcia

M
arquez

︶
說
得

好
：
先
有
湯
匙
的
想
像
，
才
有
湯
匙
的
創
造—

—

在
工

具
還
沒
有
出
現
之
前
，
工
具
的
概
念
就
存
在
了
。
人
類

先
有
近
代
的
政
治
和
社
會
的
理
論
，
才
有
相
關
的
實

踐
，
卡
西
爾
認
為
，
任
何
﹁
科
學
的
事
實
﹂
似
乎
都
不

可
避
免
地
具
有
同
樣
的
思
想
意
圖—

—

在
原
子
彈
還
沒

有
在
廣
島
、
長
崎
爆
發
之
前
，
它
的
威
力
只
是
想
像

的
、
理
論
的
、
概
念
的
，
而
不
是
現
實
的
、
可
觀
察
的

和
實
在
的
。
﹁
詩
界
革
命
﹂
一
如
核
子
彈
和
另
一
個
太

陽
系
，
是
同
樣
真
實
的
。

卡
西
爾
告
訴
我
們
：
﹁
一
個
烏
托
邦
，
並
不
是
真
實

世
界
即
現
實
的
政
治
社
會
秩
序
的
寫
照
，
它
並
不
存
在

於
時
間
的
一
瞬
或
空
間
的
一
點
之
上
，
而
是
一
個
﹃
非

在
﹄。
但
恰
恰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非
概
念
，
在
近
代
世
界

的
發
展
中
經
受
了
考
驗
並
且
證
實
了
自
己
的
力
量
。
它

表
明
，
倫
理
思
想
的
本
性
和
特
徵
絕
不
是
謙
卑
地
接
受

﹃
給
予
﹄。
倫
理
世
界
絕
不
是
被
給
予
的
，
而
是
永
遠
在

製
造
之
中
。
﹂
詩
的
﹁
非
在
﹂
概
念
具
有
比
現
實
世
界

的
道
德
觀
念
更
偉
大
的
使
命
。

﹁
非
在
﹂
概
念
為
想
像
力
的
可
能
性
開
拓
了
新
領

域
，
以
抗
衡
對
當
前
現
實
事
態
的
消
極
默
許
，
卡
西
爾

在
討
論
人
和
動
物
的
區
分
時
，
確
認
動
物
也
具
有
實
踐

的
想
像
力
和
智
慧
，
但
只
有
人
才
發
展
了
一
種
新
的
形

式
：
符
號
化
的
想
像
力
和
智
慧—

—

符
號
思
維
克
服
了

人
的
自
然
惰
性
，
並
賦
予
人
類
一
種
更
新
現
實
世
界
的

力
量
。
﹁
詩
界
革
命
﹂
與
﹁
李
聖
華
現
代
詩
青
年

獎
﹂，
大
概
亦
作
如
是
觀
。

全
港
傳
媒
界
都
關
注
和
投
入
每
年
春

節
後
城
中
兩
大
盛
事
，
先
是
葉
潔
馨
和

香
樹
輝
兩
大
公
關
公
司
每
年
聯
辦
之
傳

媒
大
春
茗
，
稍
後
則
是
鴻
星
飲
食
集
團

之
每
年
傳
媒
開
年
飯
，
身
為
各
有
關
媒
體
之

傳
媒
文
化
人
，
如
此
兩
宴
皆
無
被
邀
而
缺

席
，
那
麼
此
人
過
去
一
兩
年
間
之
表
現
和
言

行
是
否
有
影
響
力
，
便
得
加
以
檢
討
，
且
值

得
閉
門
思
過
，
自
我
反
省
是
否
努
力
不
足
以

致
被
同
行
所
忘
懷
，
擺
了
出
局
，
被
擱
在
一

邊
了
。

有
幸
阿
杜
連
年
都
是
兩
宴
之
參
與
者
，
年

漸
老
邁
，
文
章
言
行
水
準
不
及
前
輩
又
不
及

後
起
之
秀
，
但
努
力
衝
刺
多
年
闖
出
過
小
小

名
堂
，
僥
倖
未
被
淘
汰
，
近
年
更
因
小
女
杜

如
風
一
腳
踢
做
電
視
旅
遊
特
輯
出
了
名
，
吾

等
從
被
全
體
同
行
稱
謂
﹁
阿
杜
的
女
兒
杜
如

風
﹂，
漸
改
為
稱
﹁
杜
如
風
的
父
親
阿
杜
﹂，
父

女
互
撐
於
是
尚
未
失
文
化
界
最
後
一
席
地
。

﹁
馨
香
宴
﹂
葉
、
香
兩
大
名
人
在
文
化
傳

媒
影
視
業
皆
叱

有
年
，
舉
足
輕
重
，
且
兩

大
公
司
背
後
都
有
有
力
財
團
隱
形
支
撐
，
各

方
新
舊
好
友
，
城
中
文
藝
雋
者
聞
人
名
家
都

會
盡
給
面
子
。
而
﹁
鴻
星
﹂
僅
是
個
飲
食
集

團
，
竟
能
有
如
此
大
之
凝
聚
力
，
實
屬
奇

蹟
，
竊
以
為
該
集
團
行
政
架
構
緊
密
，
組
織

領
導
有
正
確
宗
旨
，
十
多
年
宗
旨
不
移
，
才

創
出
了
今
日
港
九
飲
食
牛
耳
之
成
績
。
如
該

飲
食
集
團
辦
有
文
化
大
學
，
廚
師
經
常
性
作

廚
藝
大
交
流
，
經
常
性
組
隊
參
加
世
界
性
之

同
業
廚
藝
大
賽
，
只
求
以
最
佳
味
道
廚
藝
奉

客
，
不
戀
棧
那
些
什
麼
米
芝
蓮
級
之
虛
名
，

顧
客
之
口
舌
腸
胃
才
是
最
佳
投
票
者
，
所
以

傳
媒
自
動
投
入
助
其
宣
傳
者
日
眾
，
故
其
位

置
不
是
一
日
得
來

。

如
近
年
鴻
星
大
辦
﹁
新
婚
蜜
月
旅
行
宴
﹂

和
新
婚
雜
誌
合
辦
宣
傳
，
新
婚
夫
婦
在
港
鴻

星
擺
酒
，
跟

之
新
婚
蜜
月
旅
行
到
日
本
、

泰
國
都
有
沿
途
婚
宴
招
待
慶
祝
，
這
便
是
行

先
人
所
未
行
，
拓
展
商
機
之
進
取
。
小
女
杜

如
風
是
日
本
通
東
京
地
膽
，
她
說
鴻
星
至
去

年
底
，
在
東
京
便
開
有
三
家
分
號
，
分
別
在

新
旺
點
台
場
區
，
漁
人
碼
頭
點
築
地
晴
海
通

區
，
和
最
貴
地
價
之
銀
座
有
樂
町
，
日
本
人

辦
食
肆
出
名
的
整
潔
衛
生
，
招
呼
親
切
用
料

正
鮮
，
鴻
星
分
店
開
到
人
家
大
門
口
，
真
是

班
門
弄
斧
夫
子
廟
前
賣
文
章
，
沒
有
三
兩
三

也
不
敢
上
梁
山
也
。

早
前
有
日
本
人
撰
文
指
稱
，
在

北
京
到
天
津
的
高
鐵
車
卡
上
，
發

現
洗
手
間
的
洗
臉
盆
貼

寫
有

﹁
水
﹂
和
﹁
洗
手
液
﹂
的
塑
膠

紙
，
撕
開
後
露
出
日
文
說
明
，
並
由
此

推
測
所
謂
中
國
國
產
高
鐵
，
實
際
由
中

國
生
產
的
部
分
，
比
率
可
能
不
高
。
亦

有
民
眾
擔
心
高
鐵
是
否
存
在
安
全
隱

患
。首

先
是
擔
心
不
無
道
理
，
從
食
品
安

全
問
題
上
可
知
一
二
。
但
食
品
生
產
又

不
能
與
科
技
產
品
，
尤
其
有
外
銷
市
場

的
相
比
。
外
銷
科
技
產
品
安
全
並
不
由

自
家
說
了
算
，
還
有
世
界
的
業
界
標
準

要
遵
從
。
生
產
的
廠
家
少
反
而
監
管
和

守
規
矩
就
更
容
易
。
中
國
食
品
質
量
問

題
，
主
要
由
於
市
場
需
求
大
、
消
耗

大
，
要
監
管
非
常
大
量
的
小
供
應
商
有

一
定
程
度
困
難
。
在
市
場
劇
烈
競
爭

下
，
有
人
為
了
令
成
本
下
降
捫
住
良

心
，
不
計
後
果
供
應
劣
質
食
品
，
還
需

要
在
改
善
制
度
源
頭
下
功
夫
。
新
修
改

的
刑
法
對
這
方
面
亦
有
兼
顧
，
雖
說
只

是
一
小
步
，
總
算
是
向
前
邁
開
了
。

二
十
多
年
前
，
舊
央
視
大
樓
落
成
前

曾
往
參
觀
，
招
待
人
員
強
調
全
幢
大
樓

連
一
口
釘
都
是
國
產
。
包
括
筆
者
在
內

的
一
眾
訪
客
步
進
同
一
部
電
梯
，
人
數

未
超
標
，
但
門
甫
關
上
就
先
下
沉
差
不

多
半
呎
，
令
招
待
人
員
尷
尬
萬
分
。
估

計
當
年
也
是
丟
不
下
全
盤
國
產
的
心
態

所
致
。
在
全
球
化
及
市
場
導
向
的
今

天
，
所
謂
國
產
貨
也
不
必
要
太
執

。

全
球
化
不
也
是
以
分
工
合
作
的
形
式
，

各
國
擇
優
而
為
之
。
明
知
其
它
國
家
生

產
的
部
件
可
靠
且
價
廉
，
強
為
了
擦
亮

國
產
招
牌
而
放
在
那
裡
不
用
，
自
行
再

研
究
生
產
有
時
候
並
不
符
合
經
濟
與
效

率
的
原
則
。
重
要
部
分
必
定
要
自
家
研

發
，
省
卻
長
遠
版
權
、
改
良
、
維
修
及

研
發
成
本
自
然
必
要
。
其
它
部
件
引
入

別
國
的
成
熟
產
品
又
有
何
不
可
？
　

從
歐
洲
回
來
，
半
個
月
了
，
一
回

來
，
第
一
件
要
辦
的
事
情
，
就
是
執

拾
書
櫃
。
不
是
因
為
買
了
許
多
新
書

回
來
，
而
是
思
想
上
有
所
調
整
，
一

些
想
法
改
變
了
，
有
些
書
再
沒
有
用
，
有

些
書
卻
變
得
重
要
。

執
拾
書
櫃
，
就
是
執
拾
自
己
的
腦
袋
。

自
問
學
藝
不
專
，
家
裡
的
書
又
太
多
，

擺
放
起
來
難
免
混
雜
，
終
於
在
周
末
周
日

兩
天
閉
關
清
理
。
外
國
文
學
類
的
書
，
分

清
古
典
與
現
代
，
詩
、
小
說
和
批
評
各
從

其
類
。
長
篇
小
說
和
詩
集
比
較
容
易
整

理
，
都
是
一
整
套
的
，
批
評
就
要
分
開
是

文
學
史
還
是
文
論
。
點
算
一
下
，
家
裡
關

於
外
國
文
學
的
書
甚
多
，
好
幾
本
今
日
世

界
社
出
版
的
書
如
︽
歐
文
小
說
選
︾
、

︽
霍
桑
小
說
選
︾、
夏
濟
安
編
譯
的
兩
冊

︽
名
家
散
文
選
讀
︾
一
直
藏
在
角
落
十
年

了
，
終
於
重
見
天
日
。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的
﹁
二
十
世
紀
世
界
詩
歌
譯
叢
﹂，
數
一

數
我
也
有
十
來
本
，
應
該
放
在
一
塊
兒
，

像
譯
林
出
版
社
的
小
說
和
英
文
書
，
都
整

齊
地
一
起
並
列
。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跟
古
典
哲
學
的
書
，
本

來
不
分
家
，
現
在
終
於
要
分
開
了
。
諸
子

百
家
和
哲
學
史
論
自
成
一
國
，
︽
詩

經
︾、
︽
楚
辭
︾、
唐
詩
、
宋
詞
則
是
另
一

類
，
反
正
書
的
數
目
不
是
太
多
，
作
品
跟

評
論
研
究
就
放
在
一
起
。
之
後
花
了
一
些

時
間
執
拾
現
當
代
文
學
的
書
，
還
是
有
點

亂
，
不
如
將
一
些
書
帶
到
辦
公
室
去
吧
。

關
於
音
樂
的
書
，
近
來
看
得
比
較
少
，

只
好
堆
置
在
角
落
一
邊
，
電
影
、
西
方
哲

學
與
神
學
的
書
看
得
比
較
多
，
不
如
將
一

些
放
到
書
櫃
去
，
一
些
放
在
當
眼
處
。

這
一
次
執
拾
書
櫃
，
最
明
顯
的
就
是
西

方
藝
術
書
一
本
本
浮
現
，
過
去
看
的
不
算

多
，
去
了
一
趟
歐
洲
，
知
道
自
己
要
補
補

課
了
。

不
過
，
數
量
上
遠
遠
不
夠
，
也
許
要
添

一
些
新
的
嗎
？—

—

書
櫃
的
缺
口
對
我
發

出
了
這
一
個
疑
問
。

執 書

三
月
四
日
星
期
五
，
亞
視
午
間
新
聞
報

道
香
港
中
央
政
策
組
首
席
顧
問
劉
兆
佳
解

畫
其
﹁
臨
界
點
﹂
論
，
先
是
播
放
即
日
新

聞
片
段
：
劉
在
鏡
頭
前
公
開
說
：
﹁⋯

⋯

並
沒
有
用
到
﹃
臨
界
點
﹄
這
個
字
眼
。
﹂

之
後
，
重
播
其
在
三
月
三
日
星
期
四
談
及
民

怨
問
題
的
新
聞
片
段
：
劉
同
樣
在
鏡
頭
前
公
開

說
：
﹁
部
分
市
民
認
為
政
府
無
法
解
決
貧
富
懸

殊
及
樓
價
偏
高
等
問
題
，
引
發
民
怨
上
升⋯

⋯

因
而
形
成
很
多
怨
氣
，
很
容
易
在
某
些
事
情
上

引
發
出
來
，
形
成
群
眾
不
滿
。
這
事
實
上
，
可

能
香
港
已
經
到
了
﹃
臨
界
點
﹄。
究
竟
香
港
︶
路

向
︶
往
後
怎
樣
走
，
以
及
政
府
的
角
色
會
怎

樣
，
社
會
應
該
作
廣
泛
討
論
。
﹂

按
理
，
亞
視
午
間
新
聞
播
映
在
前
，
無

新
聞

部
應
有
收
看
所
有
行
家
報
道
，
以
悉
有
何
新
料
。

也
許
，
亞
視
在
頗
長
一
段
時
間
沒
甚
麼
威
脅
，

不
排
除
有
人
鬆
懈
疏
懶
，
是
以
當
天
無

午
間

新
聞
報
道
劉
兆
佳
時
，
竟
然
缺
少
了
重
播
其
在

周
四
清
楚
說
過
﹁
臨
界
點
﹂
字
眼
的
片
段
。

到
當
天
傍
晚
，
無

新
聞
才
補
充
回
這
個
清

晰
對
比
的
新
聞
片
段
，
﹁
慢
幾
拍
﹂
地
、
被
動

地
，
跟
隨
這
個
相
對
弱
勢
的
對
手
。
是
役
亞
視

新
聞
算
是
勝
回
一
仗
，
值
得
高
興
。
但
對
廣
大

市
民
來
說
，
卻
是
憂
多
於
喜
！

只
為
，
劉
兆
佳
貴
為
港
府
首
席
智
囊
，
其
頭

腦
之
不
清
晰
竟
到
如
此
地
步
，
昨
日
所
說
過

的
、
今
天
矢
口
否
認
，
連
基
本
事
實
也
偏
離
。

還
有
，
縱
觀
過
去
多
年
來
香
港
有
何
大
事
發

生
，
劉
翁
所
提
觀
點
也
就
不
外
乎
﹁
社
會
應
該

作
廣
泛
討
論
﹂
云
云
。
當
然
這
絕
非
廢
話
，
但

又
何
須
首
席
智
囊
作
此
﹁
溫
馨
提
示
﹂
？
相
信

社
會
需
要
的
，
是
建
設
性
的
、
具
體
的
可
實
行

方
案
。

社
會
上
好
些
輿
論
長
期
炮
轟
港
府
所
謂
智
囊

如
何
如
何⋯

⋯

筆
者
是
恨
鐵
不
成
鋼
，
只
盼
劉

兆
佳
、
劉
細
良
、
何
安
達
等
人
可
做
好
一
點
。

亞視新聞勝無 一仗

博物館內文物實在太多，任何參觀者根本無法全部
看完。在導遊的指點下，我們撿最經典的看：4000多
年前的石雕與木雕讓我們歎為觀止，歷代古法老的寶
座和遮陽傘讓我們眼界大開，外表雕刻 古埃及花紋
的多層套棺和保存完好的木乃伊讓我們瞠目結舌，
5000年前發明的紙莎草紙文稿以及3400年前使用的
筆、墨、筆筒讓以發明紙而驕傲的我們分不清大巫小
巫。
埃及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圖坦卡蒙（公元前14

世紀）墓中出土的珍寶。其中包括人形金棺、金樽
室、金御座、王后金冠共計1700多件。圖坦卡蒙金棺
用204公斤純金製成，是人類歷史上最精緻、最偉大
的金製品。圖坦卡蒙法老18歲即死去，王室用三層金
棺裝殮他的屍體。博物館現藏的是最內層和最外層的
棺匣。金棺外面塗 彩漆，雕刻細膩，具有極高的美
學價值。

古埃及人掌握了高超的屍體防腐技術。博物館裡設
有專門的木乃伊陳列室，收有法老及王后木乃伊27
具、貴族木乃伊100多具。最有名的是十九王朝（公
元前1306—1186年）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他被稱
為埃及「最偉大的法老」，其屍體雖歷經幾千年，卻
一直保存完好。我們近距離看到他緊裹 亞麻布，雙
手交叉放在胸前，彷彿正在安睡。據說在1976年，拉
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感染細菌，國家用專機把他送往
巴黎「診治」，法國機場鳴放21響禮炮迎接，11個月
後「康復」歸來。
面對人類史前文化的巔峰，我驚歎無語。曾經的君

王和傾國佳人，現在卻只是一具具裹 層層米黃色亞
麻布的乾屍，他們或仰視，或匍匐，或縮成一團。我
好生納悶，本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髏屍體，此時卻不
顯得恐怖，反而成了人們的欣賞品！時空錯位令人審
美發生了嬗變。我突然聯想，現在拉一批被美國導彈

炸死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人的屍體放在此地，該是什麼
樣的景象呢？

（ 三 ）
開羅是古文明的搖籃。一到開羅，最想先睹為快的

是金字塔。金字塔是古埃及國王為自己修建的陵墓。
在已發現的96座金字塔中，最著名的是位於開羅西南
部的吉薩高地的三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考夫拉金
字塔和孟考拉金字塔。
到開羅第三天，萬里無雲，陽光像萬道金箭一樣直

射地面。我們來到吉薩高地寸草不生、遍地黃沙的平
野上，三大埃及古帝王的陵墓氣勢宏偉，向遊人展示
墓主昔日的威儀。其中最有名的胡夫金字塔建於公

元前2690年左右，現高136.5米；塔底面積5.29萬平方
米；塔身由230萬塊石頭砌成，每塊石頭平均重2.5
噸。據說，10萬人用了20年的時間才得以建成。
第二座金字塔是胡夫的兒子哈佛拉國王的陵墓，建

於公元前2650年，比前者低3米，但建築形式更加完
美壯觀，塔前建有廟宇等附屬建築和著名的的獅身人
面像。獅身人面像又叫「斯芬克司」，阿拉伯語的意
思是「恐怖之父」，它身長73米，有21米多高，臉足
有5米寬。它的頭是按照哈夫拉法老的樣子雕的。整
個雕像除獅爪外，全部由一塊天然岩石雕成。斯芬克
司像雄偉壯觀，它表情肅穆，凝視遠方，代表了古埃
及悠久歷史的回想。
來到魂牽夢繞的金字塔下，我第一個感覺是震撼，

這無與倫比的「塔」令任何來者的大腦裡皆響起萬鈞
雷霆；第二是困惑，這塔究竟是怎麼建起來的？為一
個死人修建迄今難度仍大得無法解釋的工程，意義真
的很巨大？在震撼和困惑的雙重夾持下，我登上胡夫
金字塔半腰，油然而生的虔誠和崇敬叩快了心臟跳動
的頻率，我戰戰兢兢伸出手，零距離去觸摸一塊被烈
日曬得冒煙的石頭。時光隧道猛然打開，我像觸電一
般抽回手，冥冥之中，我感到那些發熱的石頭和升騰
的熱浪分明是古埃及勞工灼人的體溫和沉重的呼吸！
我瞇眼向塔頂看去，在裊裊升騰的熱浪中，230萬塊
石頭扭動起來，他們痙攣 、呻吟 、呼喊 ，變成
了230萬具白骨，一個壓一個，一塊壘一塊，壘成了
眼前的金字塔。世人與其欣賞它的巍峨與壯觀，倒不
如傾聽數不清的白骨正述說 N個《一千零一夜》也
說不完的悲慼故事！
花30元埃及幣買了張門票，我順 仄逼的通道往金

字塔內部鑽。空間狹小，階梯陡峭，只能供一個人彎
腰通過。濕悶的空氣令人窒息，剛走過兩段甬道就

大汗淋漓，汗水順 褲腰和褲襠挲挲往腿下流，一會
兒灌滿了鞋底。好不容易鑽到塔中深處的大廳裡，黑
黑的石頭，空空的墓穴讓人失望。有人說墓裡的東西
都搬到博物館了，留下無言的石頭伴隨 無數個世界
之謎。
我鑽出洞穴，一臉木然，一身臭汗。中國神話有句

仙語：洞中一日，世上千年。我的思緒仍在塔腹洞中
徘徊，彷彿自己也成了一尊史前文物。太陽依舊如
火，空氣依然有沙，人活 真好！不料一抬眼，見一
群修女來到塔前，很顯然，她們來自歐洲某個國家。
一襲黑衣拖地，裹 婀娜的身姿；一尊黑帽遮顏，僅
露出白皙的臉和明澈的眼。她們豆蔻年華，正值妙
齡，估計是神學院的學生。幾位小修女走近，被風吹
起的袍裾拂過我的肩背，素衣和體香激起我天堂般的
遐想。我知道，她們是和上帝會面的，耶穌和安拉本
是上帝所生的同胞兄弟。
導遊揚 墨鏡大聲吆喝，嫌我逗留時間過長，催我

趕上團隊。我氣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劈頭蓋腦問他，
你怎麼看你們的總統穆巴拉克？他一愣，反問，你幹
嗎提這個問題？我說，沒什麼，看了古代國王的陵
墓，一下想到了你們現在的國王。導遊見我沒有惡
意，喃喃說，過去我們喜歡他，現在不喜歡了。我說
為什麼？他說，總統當得太長了。經濟也不好，過去
我們一個埃及幣換五美元，現在五個埃及幣也換不了
一美元。我說還有嗎？他欲言又止，意味深長瞥我一
眼，說，還有的和你們一樣。我問，什麼？腐敗唄！
這回我一愣，無言可答，無顏作答，悻悻然擠出一絲
苦笑。
此文正寫中，埃及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

反獨裁、反腐敗、反通脹，要就業、要民主的呼聲一
浪高過一浪。面對百萬之眾組成的時代洪流，曾經不
可一世的穆巴拉克束手無策。短短18天，無可奈何花
落去，一代梟雄黯然下台，即便已有的英名也毀於一
旦，變得一文不值。同屬東方古國亞細亞仔的我生出
杞人憂天的悲憫，五味瓶打翻在心裡，肯定不是甜滋
味。
我不知道埃及沒有穆巴拉克是否比有穆巴拉克更

好？但我知道埃及人民的選擇肯定不是沒道理的。畢
竟具有7000年文明史的國家和人民絕不會老是把心思
用在木乃伊上，他們也會關注自己今後的活法兒！

「非在」：理想先於事實

兩大盛宴

葉　輝

客聚

她
在
情
人
節
的
晚
上
沒
有
約
會
，
但
就

坐
在
我
和
朋
友
面
前
，
侃
侃
而
談
她
的
身

世
。她

的
身
世
真
的
有
點
複
雜
，
主
要
是
她

父
母
造
成
的
：
離
異
離
棄
，
加
上
父
母
兩
邊
的

新
人
撩
動
是
非
，
使
她
流
離
失
所
。
她
每
提
起

一
件
事
，
便
有
一
個
檔
案
被
打
開
，
包
括
說
她
曾

經
跟
一
個
同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一
起
生
活
，
那
是
一

個
上
了
毒
癮
的
家
庭
，
日
日
夜
夜
吵
吵
鬧
鬧
，
但

她
寧
願
瑟
縮
在
藏
毒
的
角
落
裡
保
持
清
醒
，
也

不
願
意
回
家
跟
後
母
一
起
被
侮
辱
欺
凌⋯

⋯

。

我
聽
她
說
她
的
故
事
，
聽
得

迷
；

迷
不

在
內
容
，
而
在
她
的
神
態
和
表
情
融
入
了
情

節
，
那
些
構
想
超
過
了
她
十
九
歲
的
年
紀
。
說

的
時
候
，
有
人
遞
來
了
玫
瑰
，
提
醒
我
們
這

是
情
人
節
。
我
忽
然
感
到
面
前
這
個
十
九
歲
的

女
孩
原
來
真
的
明
白
甚
麼
叫
﹁
浪
漫
﹂。

據
說
﹁
浪
漫
﹂
這
個
字
的
德
語
意
涵
是
指
羅

馬
人
和
他
們
的
風
格
。
這
個
曾
經
顯
赫
一
時
的

帝
國
確
曾
驕
奢
豪
邁
，
子
民
戰
績
輝
煌
，
女
人
也

甚
懂
裝
扮
，
﹁
平
實
﹂
不
是
他
們
的
茶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羅
馬
人
的
神
話
、
見
聞
和
經
歷
，
說
來
總

是
話
長
。
後
來
文
藝
的
浪
漫
主
義
由
十
七
世
紀

興
起
，
便
又
把
情
愛
故
事
說
得
曲
折
離
奇
，
情

人
們
追
追
逐
逐
，
患
得
患
失
，
面
對
道
德
矛

盾
，
還
跟
命
運
對
抗
。
浪
漫
的
人
甘
心
將
理
性

奉
上
，
降
服
於
激
情
面
前
，
死
而
後
已⋯

⋯

。

社
會
學
家
安
東
尼
˙
紀
登
斯
在
﹁
親
密
關
係

的
革
命
﹂
裡
說
，
浪
漫
是
由
言
說
和
敘
述
組
成

的
，
愈
說
曾
經
滄
海
，
燈
火
闌
珊
，
愈
是
浪

漫
，
扣
人
心
弦
。

面
前
的
這
個
女
孩
並
非
說
謊
，
她
憶
述
的
內

容
沒
有
問
題
，
但
她
選
擇
的
回
憶
、
再
現
和
重

組
，
比
起
情
人
的
款
款
情
深
還
要
投
入
。
感
動

的
時
候
，
誰
去
計
較
誇
飾
，
甚
或
偵
查
對
錯
？

浪
漫
是
創
作
的
成
果
。

誰更浪漫

百
家
廊

鄭
　
浩

全國產

餓　龍

觀

楊振耀

打盡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阿　杜

有道

埃及之夢（下）

■金字塔前有著名的獅身人面像。 網上圖片


